
香港修顿球场一瞥
陈森兴

! ! ! !今年春节，
我与妻子赴港，
陪在港工作的女
儿过年。与女儿
家隔街相望的修

顿室外球场，引发了我这个老体育工作者的兴趣。
修顿球场位于香港湾仔地铁站西侧，北靠商业兼

交通要道轩尼斯道，南临行驶叮叮车的庄士敦道，四周
高楼住宅和商铺林立。在寸土寸金的地段拥有这么一
块公共体育场地，真是幸事。
球场内有一片中型足球场，三片标准篮球场，篮架

与球门的球网都齐齐整整，维护良好。西侧有一座可容
纳数百人的风雨看台，看台下设有男女厕所和简易更
衣室，有专人看管和打理。球场四周的走道，既可行人
通行，亦可用于跑步及其他健身活动。南北沿街的两排
大树，成了隔离闹市嘈杂的屏障，树下设有靠背长椅和
沙滤饮水机，供人休憩、饮用。

球场从清晨 !点开放至深夜 ""点半，天色昏暗
时，灯光开启。场地从早到晚，少有空闲之时，香港人喜
爱夜生活，晚上九十点钟出来健身也是常事。作为免费
开放的场地，参与者多为普通百姓，也常常看到金发碧
眼的老外参与进来与国人一起踢球投篮的有趣场景。
人们萍水相逢，以球会友，一场“激战”之后，挥手拜拜，
各奔东西。港人钟爱足球，足球场并非年轻人的专利，
常看见一些像我这样的小老头，围着圆圈作短传游戏，
玩到兴头时，赤膊上阵，大汗淋漓，称之为湾仔一景，也
不为过。
香港修顿室外球场健身设施的人性化、亲民化，以

及香港市民健身的生活化，对上海的
全民健身工作是否有所启迪？港人这
种“螺蛳壳里做道场”，营造全民健身
氛围的努力和用心，是否值得我们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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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上高跟鞋
荆 辉

! ! ! !那天看《新闺蜜时代》，里面
的女主角韩文静说了一句“穿平
底鞋，怎么也穿不出高跟鞋的气
势”。顿时让我有了购买高跟鞋
的冲动。掐指算来，本人至少有
四、五年不曾与高跟鞋有瓜葛了。
长期以来，倒不是不喜欢穿上后
能够摇曳生姿的状态，而是上帝
不肯垂怜我，让本人天生有着一
双差脚———长而厚，厚而肥。每次
进鞋店都是鞋选我，而不是我选
鞋的尴尬境地让我着实
恼火，索性心一横，对所
有的高跟鞋作出一副爱
搭不理甚至视而不见的
态度，不求风情万种，但
求休闲状态。你自魅力无限，我依
然冷眼旁观，你能奈我何？

话是这么说，但事实究竟是

怎样的呢？
事实是，每次进鞋店，都会

令我强大的自尊降至谷底。我总
要悄悄地问：有 #$码吗？更麻烦
的是，不是所有的 #$码都会适
合我。修长的
不行，尖头的
不行，甚至后
脚踝处过硬的
也不行，因为
它会毫不留情地磨破我的双脚。

我轻轻地试穿，发现那些
漂亮鞋子被我穿上后极
容易显出狰狞状态，我问
有肥一点的鞋型吗？人家
轻蔑地剜我一眼，仿佛我

不是来买鞋的“上帝”，而是来糟
践鞋子的混混。呜呼哀哉！久而
久之，好歹逮着一双还算凑合

的，就赶紧付钱走人，眼光里从
来没有丝毫的挑剔。什么高跟
鞋，能买到平底的就不错了。

有一同事，在我嘀咕我的
脚简直是畸形时，她看了看，居

然让我冒冷汗
地 评 价 了 一
句，这不也挺
好看吗？我当
即怀疑她患了

白内障或者青光眼。但出于友
好，我还是这样回答了她：“好
看？要是这世上有换脚手术的
话，我早把它给换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生活在现

代社会，而不是那个要缠三寸金
莲的时代。若不然，我肯定会嫁不
出去。我老公听到这一观点倒是
很淡定，说我这种顾虑完全是多

余，并轻描淡写地再三表示：“没
关系，我陪你穿越回古代，依旧娶
你为妻，就当是扶贫了。”好吧。

让我羡慕的是，女主角韩文
静出场，落地一双高达 %&厘米
的高跟鞋，走过来，一股子“女王
驾到”的气势！也难怪她怀孕初
期，蹦出那句“穿平底鞋，怎么也
穿不出高跟鞋的气势”这句经典
妙语！所以，我决定豁出去了，无
论我碰到什么样的眼神，也无论
高跟鞋会给我造成什么样的桎
梏，我都要买几双高跟鞋去，要
不真是枉为女人！功夫不负有心
人，现实中还真真被我轻易逮到
了一双，高约 '厘米，简约大方，
颜色适宜，穿着居然是舒适！

我开心一笑，心情极好地把
平底鞋一扔，轻松回到了家门。

姑
父
的
水
壶

刘
向
东

! ! ! !大姑父去世，我没去
送他，心里总觉得十分愧疚
和遗憾。几天来，他敦实的
身影总在眼前浮现，他还是
肩挎斑驳不堪的军用水壶，
扛着镢头走在田间地头；或
挥着手给社员们读着毛主
席语录；或拉着我去坡上看
那埋头吃草的大黄牛。

那时，大姑父
是生产队长和支
书，说起话来嗓音
洪亮表情威严。我
每次见他心里总会
生出怯意而不敢任
性捣蛋，不像我同
大姑和表姐们那样
亲密无间无拘无
束。自从偶尔在大
姑的抽屉里看到姑
父穿着佩有中国人
民志愿军胸章的相
片时，我才隐约感
到姑父的肚子里一
定有很多令人入神的故
事。那威武的军容也深深
地印在了心里。一天晌午，
姑父卸下挂在墙上的水
壶，又拿起靠在墙角的镰
刀朝大姑说：“该上工割麦
了。”没等姑父跨出门，我
拉住他的衣襟说：“我想跟
你去。”他看看我点点头：
“那你不能捣蛋啊。”我也
点点头，心里一阵暗喜。
出了门，穿过杨树林

顺着山泉的沟沿，经过生
产队的晒麦场就是连着
山的一片坡地。听大姑说
北面的山沟里有一大股
山泉，而流到咱门口的只
是窄窄的一小股。我和姑
父走到山泉的拐弯处，他
把镰刀撂在绿茵茵的沟
沿上，俯下身子把水壶斜
按在泉水里，壶口便冒出
一串透明的小水泡并发
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没
声了，姑父拎起沉甸甸湿
漉漉的水壶，抽出腰间的
蓝手巾擦了两下又斜挎
在了肩上，拿起镰刀就
走。望着姑父雄赳赳气昂
昂的样子，顿时想起了那
张佩有志愿军胸章的相
片，我跟上前问：“你打过
仗吧。”姑父停下脚步，朝
我拍拍水壶说：“咋没打
过？这壶还给咱挡过炮弹
片呢。”“那你说说打仗的
事。”我追问着。可姑父摸
了下我的头，好像有满腹

的心事，只顾默默地向前
走着。

连着山的坡地麦浪金
黄。地头那几棵挺拔昂扬的
白杨树下已有一些社员了。
不一会，大姑和几个女社员
也来了，其中一个胸戴金光
闪闪的大号毛主席像章，手
举一面红旗。这时，姑父卸

下水壶挎到我的脖
子上，转身又去接
过红旗往地埂上一
插，吆喝了两声，领
着社员们争先恐后
地割起了麦子。

我坐在树下，
捧起水壶喝了两
口，又漫不经心地
端详着水壶。这壶
实在破旧，
草绿色的漆
皮几乎脱落
殆尽，圆弧
形的肚子上

有一块深深的凹痕而露出
银色的铝皮，背带上还有两
处缝接的补丁。可就是这样
的水壶咋会与姑父形影不
离呢？直到三十多年以后，
我去看望八十多岁的姑父
时，他才激动地告诉了我水
壶的故事。
那是在抗美援朝夏季

反击战役的一次战斗中，
姑父所在的某班担负坚守
一无名高地的任务。但由
于敌情突然变化，全班战
士在断粮断水两天的情况

下，不得不继续坚守以掩
护部队穿插。第三天一
早，敌人再次炮击，阵地
也被炸成了一片焦土。除
了两名重伤员，能战斗的
只有班长和包括姑父在
内的三名轻伤员。为了守
住阵地，班长命令姑父和
一战友去联络部队。临
走，班长卸下自己的水壶
交给姑父说联络任务极
为艰巨，既要完成，还要
设法弄到水和食物来抢
救重伤员。姑父挎上水
壶，端起冲锋枪越出战壕
的刹那间，敌人的炮弹在
近处爆炸，一块弹片正好
打在水壶上。冲出封锁线
后，姑父拿起未被打穿的

水壶对战友说，幸
亏水壶挡了弹片，
要不命就难保了。
然而，让姑父悲痛
不已的是等他和

战友完成任务回到阵地
时，阵地上仅剩一人握着
转盘机枪在坚守，班长和
两名重伤员已经牺牲。望
着牺牲的战友，姑父流着
热泪用冒着危险打来的
一壶水为牺牲的战友擦
去满脸的血迹。从此，姑
父的肩上又多了一件班
长的水壶，并成为永远的
爱物。
今天，姑父远去了。那

是他肩挎水壶迈着正步去
追寻战友了吧！

得趣夜读时
吴凤珍

自小学高年级能读懂大人的
读物起，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睡前总得读些什么才能入眠。如果
读得上劲，有时往往直读到半夜，
要正房里睡的老祖母一觉醒来发
现已夜半而我那侧厢的灯尚亮着
催促我熄灯睡，我才恋恋不舍地放
下书本而熄了灯。年龄渐长，对夜
读的文章便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直到现在，则要在白天里精挑一
番，凡能在读后不到十分钟能吸引
我的。这一篇文章便能中选，于是
在嘈杂、不能安心读书的白天里便
舍不得草率地读它了，这样易糟蹋
和亵渎了好文章也。妙文章该是在
夜深人静时让我能专心地、细细地
读它和品味它的。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只

有身旁熟睡的老伴发出了轻
微而均衡的鼻息。此时是精
读文章的绝妙境地。我躺在
温暖的被窝里，手捧报刊或书本，凑
着台灯光，认真、且投入地细细地品
读着。一天中唯此时最为温馨和放
松。
有时，读到的文章如故友促膝谈

心，娓娓道来亲切感人，往往引以为
不见面的知己，内心里便与之交流和
请教，渴望以后再能在报刊上见面；
有时读到生活气息浓郁、有着感人的
细节的文章，则心里向往之并作为自
己的楷模；有时，对喜爱的古诗词就
小声朗读着，自读自听自娱，一字字

地品咂其味，此时齿颊噙香而久久不
去！自得其乐，且乐极无涯矣！

有次，老伴睡眼迷茫，似睡似醒
时分，我恰读到一则小故事，感动得
急于想找他谈论，这和生活中凡有
美食，谁也不肯吃独食，必分而食之
才舒坦一样，此乃更宝贵的精神享
受，岂非更该夫妻共享之？我凑近他
的耳畔，悄悄地讲述着这则小故
事———“有对青年情侣在过铁路道
口时，不巧，那女的一只高跟鞋跟嵌

在铁轨里的碎石中了，一时
间无论怎样使劲拔都拔不
出，两人一起用力拔也没
用，此时铁轨上恰有火车自
远而近疾驰而来了，千钧一

发之际，已是站在铁轨外的男人，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跳进铁轨，
并紧紧地抱住了他那亲爱的女人！”
当然，我讲述时还有不少的细节、修
饰和恰当的形容词，可说是声情并
茂的。
待我弯下腰瞧他时，他那浑浊

的老眼里噙着晶莹的泪水了，并双
手紧紧地箍着我的手臂，仿佛我就
是穿着那穿高跟鞋被碎石“咬住”了
的女子！那整整一夜，我的手臂就这
样常常地被他紧箍着，他生怕失去

我似的。我那傻老头哪！
还有次，我轻轻地吟哦着柳宗

元的《江雪》，尤其是在念到末一句
而入神时，竟然与乡间的老学究一
样在频频地摇首晃脑起来了，这么
一来似乎更感觉到诗味儿从淡极而
反厚醇了。

“他为啥不吟‘独钓寒江鱼’
呢？”正值微有睡意的老伴蓦地接冷
嘴问了这么一句话。
“你以为呢？”我反问了一句。
“这便没味儿了。”
“什么味？”
他不作声了。
“是没了诗味，也不是他当时的

心情了。这末句是点睛之笔，前三句
作了特孤独的铺垫，末尾那蓑笠翁
独自垂钓，钓什么，钓这寒江雪哪！
正因为他钓的是雪而非鱼，他的心
态似乎就那么的旷达、宁静、澄净、
透彻和闲适。那远近之景清峭幽僻
又空旷明净！他是在享受着他的孤
独，细细品之又有些淡淡的忧伤。仿
佛是在自嘲自乐。的确是妙人妙诗！
一个人能入此心灵佳境并出此

佳句真不易———我与他均有些感悟
地对望着，似有话、偏无言，我的眼
睛在问他：“这样的享受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他的眼睛在答

道。
两人便在这诗意缱绻，酣畅淋

漓、通体舒适中寻觅着诗情画意的
梦境……

! ! ! ! ! ! !江更生
三千宠爱在一身

（评弹演员）
昨日谜面：一带一路

（网站名）
谜底：携程（注：携，带；路，
程）

上海邻居
刘 微

月底，我就要
搬离这个生活近
一年半的小区。这
是婚后第一次脱离
部队大院在外生

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起初的陌生和不安逐渐逝去，而代
之以熟悉和温暖，开始喜欢上这里的一切。邻居们善良
友好的帮助，每天上班路上环卫阿姨关切的问候，门卫
大叔滑稽可爱的敬礼动作，小区里四季不断的桃花、芙
蓉花、桂花，还有那空气中浮动的花香……

小区楼高六层，我住在三楼，对门大姐是一个地
道的老上海人，退休在家做做家务，弹弹钢琴，要么就
是全国全世界的旅游。我刚搬来时就向她道声扰，真
诚地表示希望彼此间做个善邻，她很热情，耐心地教
我如何使用燃气热水器和煤气灶，如何甩动那最具上
海特色的长长晾衣杆……最有意思的是，在她看到我
如何晾内衣后，竟告诉我上海人是如何晒袜子的，听
得人不由暗自好笑，晾个袜子都要彰显上海人的与众
不同！她喜爱旅游，每次出门回来后，都会找我去她家
尝尝带回来的特产，听听她的见闻，坐在旁边的我，充
分发挥了当初学外语练听力的精神，认真倾听她那抑
扬顿挫的上海话，并时不时点头表示赞同和理解，而
大姐最后的总结性言论必是哪都不如上海好，当然除
了欧洲的瑞士，上海人的骄傲和自豪可见一斑！
住在一楼东面的大姐朴实热情，曾帮我斥退伺机

偷车的盗贼，并好心告诉我车不能停在
外面，很容易被盗。她经常和朋友相约出
去喝茶，空闲时也约我去她家参观，她的
窗前空地做成一个独特的玻璃房，像温
室一样舒服怡人。

住在一楼西面的大哥则令人忍俊
不禁，清瘦矮小，梳个光亮的大背头，戴
着一副金边眼镜，每天都是一套西装，
穿着锃亮的黑皮鞋，骑着老式自行车，
犹如旧上海滩的青帮分子。初来那会
儿，我的晾衣杆三番五次地掉落在他家
庭院，他终于崩溃，拿起楼下的听筒机
一顿狂吼，我听不懂随他吼去，从小在
无锡长大的女儿却能听懂，叽里呱啦一
套回应，弄得我哭笑不得。失礼在我，自然道歉，当然是
他在怒火弥散之后，此时他又往往不好意思，又是一通
听不懂的话，然后每天早上看见你时照例会说“侬好”。
住在二楼的大哥大姐更是善良友好。有一次，突来

的台风把我的晾衣杆和被子一起吹到他们家的横杆
上，我去找时正巧他们夫妻在吃饭，两人一听二话不
说，放下筷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那重十斤的被
子拽进来，那一刻感激温暖之情溢于心间……
四楼的阿姨虽年过花甲，依然时尚讲究，阳光强时

会戴上很酷的太阳镜，每当小区发东西都会给我带一
个，比如购物袋、垃圾袋等等，而五楼的阿姨叔叔则让
我听到一个至今为止都极感尴尬的赞美。那次见叔叔
提着两个各 (&斤的米袋上楼，看他气喘吁吁的样子，
我忙接过去快步如飞上到五楼，然后他面带惊讶地赞
叹道，“小姐，你力气好大啊！”当时我真是愣住了，这种
赞美还是第一次听到。
小区里的人们充满温情和格调，无声传递着上海

那种特有的弄堂文化，展现出一幅幅人情世态的画面，
感动着生活在这里的外乡人。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 !公园本不大，掩在柳树间的小河就更
小了，用乡下人的话，就是一个小浜。

他每周都来，长长的鱼竿甩出去，几
乎已经要到河中心了。每次他都在老地
方，两棵最粗的柳树间。左边是一只红色
小塑料桶，里面盛了半桶河水，上面飘着
几根水草；右边放着一只打开的木盒，里
面是各式的浮标、钓钩。

他就悠悠坐在一只帆布的小马扎上，
像泥塑般笑眯眯的，随意地望着在河中随风漂浮的鱼

标。有一次我问他，这河里有
鱼吗？他笑答，我也不知道，
有人说钓到过。

河水在清风的吹拂下，
漾出圈圈涟漪。不知道河水
有多深，也不知道是否有鱼
儿在游动，他依旧若无其事
地笑着。或许，他不一定在乎
鱼儿，而是在钓着时光与希
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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